
入党时间依然是谜
8月 6日，《吴桥首位共产党

员莫子镇受李大钊影响走上革命
道路》一文见报后，受到社会关
注。

寻亲志愿者、律师王吉仓在
《寻觅真实的刘格平》一书中，找
到了依据。在书中第 82页的注释
中，有一段关于莫子镇的介绍：

“莫子镇，河北吴桥县莫家场村
人，1926年入党，在家乡建立了
党支部，1928年曾在天津一带以
国民党身份开展活动。后经刘格
平证明其共产党员身份。”这部书
由刘格平传记编委会著。

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
德峰介绍，他曾参与《刘格平文
集》一书的编撰出版工作，对一
些情况较熟悉。1926年，刘格平
受中共天津地委和直隶省国民党
党部派遣，以特派员的身份到津
南各地检查指导中国共产党的组
织建设工作。当时，他手中有共
产党员联络名单，其中就有莫子
镇。当年9月，刘格平来到吴桥莫
家场，以同学关系在莫家住了两
天，听取了莫子镇的汇报，并批
准建立了莫家场党支部，莫子镇
任支部书记。关于莫子镇的情
况，刘格平曾说，莫子镇是在北
京入党的青年知识分子，但并未
说明他的入党时间。

由此可见，尽管有注释，依
然无法确定他的入党时间。但可
以确定的是，莫子镇入党，肯定

在1926年9月之前。

领导人民集体抗税
吴桥文史学者刘晓，提供了

两份上世纪 30年代出版的《益世
报》，上面报道了莫子镇在家乡吴
桥期间，领导人民集体抗税，以
及致力发展农村凿井事业，以期
富民的事情。

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华民国 22
年 （1933 年） 8 月 30 日，《益世
报》第三版头条。题目是《吴桥
成立民业银号掀动大波》，副标题
是 《因挪用支应还款捐之存款，
三百余村人民誓死不承认 发出告
全县民众书》。文章写的是，吴桥
有 13万余元的随粮带征支应还款
捐，本来应该发还大家。一位刘

姓乡绅提议挪用这笔款项，筹备
成立民业银号，并已发出公函，
通知各捐户，定期成立。作为民
众代表的莫子镇与县党部党委张
国基等人，认为没有征得人民同
意，就擅动款项，是违法行为，
于是联络各村乡长，向县政府呈
递请愿书。请愿书上联合署名的
有 300多村，风潮之大，前所未
有。报道中还附录了《告全县民
众书》。这篇战斗檄文性质的文章
出自谁人之手？是否出自北洋法
政学堂毕业生莫子镇？我们不得
而知，但从中依然可以感知那个
时代的知识分子不惧强权、为民
请愿的凛凛风骨。

请愿书中写到：“……吾等遽
闻此信，发均上指，目皆欲裂，
咸谓白日青天，何竟黑暗如此。
今若辈之目的既达，吾人之还款
无望，加捐本为还款捐，加款竟
不还，失信重征，此吾全县二十

万同胞所应不越轨范，据理力
争，以与此三五劣绅作殊死战者
也。惟望各乡长副，家喻户晓，
万众一心，并须请求县储，将此
款复还我人民。如人心不死，公
理尚存，则吾等之请求，必有达
到之一日；设或公理不足以战胜
强权，吾等亦惟有予以誓不承
认。此头可断，此心难移，皇天
后土，实鉴血诚，尚祈全县同
胞，其共图之……”

抗旱灾发展凿井事业
另外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华民

国24年（1935年） 6月1日，天津
《益世报》第三版“社会服务版”
上，题目是《吴桥县农会征集凿
井计划》，副标题为《愿以最小劳
力收得最大效果，深盼实业先进
专家加以指导》。文章的内容是：
吴桥县农会干事长张驾欧、副干
事长莫子镇给《益世报》写来一
封信函，信函中说，1935年吴桥
大旱，庄稼本已歉收，棉花种植
又错过时令，损失巨大。农会决
定凿井灌田，以解农村经济疲敝
的现状。信中写到：“所幸敝县合
作事业方兴，运用相互力量，尚
足以补救万一。惟凿井事业，应
视经济能力，以最小劳力，收得
最大效果。关于周详计划及从事
技术，土法简陋，极不经济，实
有待于改良先进及实验专家之指
导。敝会忝为农民领导机关，敢
代表全县二十万农民呼声，恳请
贵部代为征求经验先进及专家意
见或书物，以为亡羊补牢之计，
抵抗大自然之威，民生经济，实
利赖之。敢请各方家不吝指教，
谨代表全体农民泥首矣。”

这封信透露了两个信息：一
是希望借助《益世报》，取得凿井
专家的帮助，以便发展吴桥农村
凿井事业，解决天气干旱带来的
农业经济凋敝问题；二是当时吴
桥农村已有合作组织，且势头强
劲，方兴未艾。

刘晓说，最近出版的《沧州
红色记忆吴桥卷》中，详细记载
了 1925年吴桥大旱，莫子镇从天
津购买当时最先进的灌溉机器
——锅驼机和附属设备，汲取运
河水，无偿为村民灌溉农田的故
事。书中写到：“受益的农民们感
激万分，赞扬莫子镇‘上过大学
的人，懂的事儿多’‘他是真心帮
助穷人’。借此，莫子镇办起了农
民合作社，将松散的农民初步组
织起来。《益世报》的报道，既从
史料方面证明了莫子镇创办农民
合作社的事实，又记述了 10年后
吴桥再遇干旱，莫子镇发挥农会
作用，发展凿井事业，为农民减
少损失的情况。

刘晓介绍，《益世报》是天津
最有名的报纸之一。上世纪 30至
40年代，《益世报》反对国民党的
腐败统治和抵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
略，立场鲜明，成为国内反抗日本
侵略最激烈的大报，在近代新闻发
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因其立论公正、秉笔直书、成为民
国乱世的激越清流。该报留下了
许多民国名流的妙笔文章和往事
钩沉。罗隆基、梁实秋、田汉、
钱端升、张秀亚、范长江、张恨水
等，都与 《益世报》 紧密相连。
1921年至 1922年，远赴法国勤工
俭学的周恩来，还曾为《益世报》
写来560篇海外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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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岁的顾庆林有着明显的军人印记，身
高1.82米，英姿飒爽，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闪烁
着坚韧的光芒，说起话来铿锵有力。他是青县
人，如今在北京工作。

即使转业已经 10年，他依然能走出最标
准的正步，“踢腿如射箭，落地如炮弹”，一抬
腿就是毫厘不差的0.25米，犹如记忆般刻在他
的身体里。这是他从军 19年的标志，也是他
一生的荣耀。

走进仪仗队
顾庆林出生在青县金牛镇小牛庄村，儿时

好动，爱好体育的他不仅擅长铁饼、跑步，还
跟着师父习武练拳。中学参加运动会，他在铁
饼项目中保持的赛会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参军报国、建功立业是许多热血男儿的梦
想，顾庆林也不例外。1991年 12月，他参军
入伍，成为北京卫戍区某部的一名战士。一入
部队，便被仪仗队选中。

他说，仪仗队是“共和国”的名片，象征
着国家或军队的最高礼仪。仪仗队的队员更是
千里挑一，在身高、体重、五官、眼神等都有
严格要求的条件下，17岁身高 1.82米、长相
俊朗的顾庆林一路过关斩将，被仪仗队招收。

1分钟不眨眼、军姿4个小时不倒、早晚5
公里训练……这些都是常态训练。从此，顾庆
林的生命与仪仗队连在了一起。

“军中一把刀”
凭借着出色的表现和良好的身体素质，顾

庆林不久便担任北京卫戍区警卫某师仪仗队执
行队长，负责接待各国军事首脑，被誉为“军
中一把刀”。

除了日常站军姿、走正步，他还要练习军
刀、喊口令。为此他戒烟、戒酒、戒茶；每天
早上到树林里一遍遍练口令；为追求人与刀与
口令的和谐，每天练习军刀系列动作上百次
——拔刀、立刀、持刀、撇刀、刀入鞘。手掌
磨破，胳膊红肿，手上留下无数伤疤。

“难度最大的是刀入鞘，按要求，不能用
眼睛看刀，完全靠练。一开始，很难准确感觉
刀尖与鞘口的位置，迅速插下去的军刀常常刺
偏，手不知被扎过多少回。”一刀见血的伤痛
令他记忆犹新。

血与汗中，他没有放弃，一次次完成了刀
鞘的完美结合。顾庆林担任仪仗队执行队长
14年，接待过200多个国家的军事首脑，上千
次展示中国军人的风采。

2009年，35岁的顾庆林被选为国庆阅兵
仪式特种兵方队的总教练。不同于往日，训练
一支经常野外作战的300多人的队伍，身形一
致，所有压力都汇集到他一人身上。

“站军姿、走正步，都是有技巧的，不是
用蛮力，而是用身体的协调性去练习，然后促
成肌肉记忆。”顾庆林将一身武艺带到军营，
让大家受益。

转业传武功
2010年，顾庆林从部队转业。
2019年，新中国 70周年华诞。顾庆林返

聘回部队，担任群众游行仪仗队国旗方阵总教
练。

短短几个月的封闭训练，十分艰苦，顾庆
林作为总教练给大家做思想工作：“参加国庆
阅兵，很多人一辈子也得不到这样的机会，这
是任务，更是荣耀！”

当年 10月 1日，一面长 35.1米、宽 23.4
米、重220公斤的巨幅国旗在群众游行第一方
阵的上方徐徐展开。1949名仪仗队队员将国
旗高举过头顶并用月季花簇拥，缓缓经过天安
门。此情此景，让台下的顾庆林比场上的队员
还要激动。

转业后，顾庆林保证工作之余，将更多的
精力放在了武术的传承上。他自幼习武，12
岁正式拜师，曾先后练过铁砂掌、鹰爪功、燕
青架子功、八卦掌等。

作为传统武术中的古老拳种，燕青拳在历
史上留下许多威名。如今，亲眼目睹这一拳种
乃至中国传统武术的日渐衰退，顾庆林深感责
任重大。

为了成立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燕青拳专业
研究会，顾庆林到处奔走忙碌。“我们现在成
立了 5个训练基地，利用业余时间义务教拳。
我的心愿是把拳谱整理好，一代代传给后
人。”顾庆林说。

每天闲暇，顾庆林都会看看那些军功章，
当兵 19载，荣誉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外事标兵”11次……他觉得，这是他一辈子
的荣耀。

他曾他曾是仪仗队是仪仗队
““军中军中一把刀一把刀””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陈四雄

仲夏的成都，蓊郁清爽，清早的
山风飘荡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高秀林
早早骑自行车出了门，白色衬衫上，
党徽异常鲜艳。这是今年他的第 20场
宣讲。虽然重病残躯，但只要讲起红
色故事，老人眼里都是光。

让“剩下的”日子有意义

高秀林是泊头王武庄乡后河村
人，今年 70 岁，从 2008 年 10 月开
始，历时 197天重走长征路，并在沿
途触景生情写下 136首诗。老人整理
出部分诗歌出版，编辑出书《长征梦
歌》。几年来，老人身在成都，担任四
川师范大学传统教育辅导员，及多所
中小学的课外传统教育老师，讲红色
故事，传红色精神。今年，他同四川
的老红军老干部们组成红色宣讲团，
共同努力让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红色
精神在四川大地传承。

高秀林告诉记者，他从小跟姥姥
长大，舅舅是红军，从小姥姥就给他
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家庭的
耳濡目染，让高秀林从小对党就有朴
素的感情。17岁时，他参军入伍。80
岁的姥姥把他送到军队说：“年轻时送
去一个红军，70岁送你哥哥去参军，
没想到80岁了，又送出一个解放军。”

入伍后，高秀林刻苦训练，很快
加入了共青团。第二年 5月 25日，刚
满 18周岁的高秀林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当了班长。1971年，他在一次战
备任务中严重受伤，锁骨、肋骨多处
骨折。1973年，他退伍回家后没有申
请国家照顾，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
活。

2005 年，高秀林的儿子考上大
学，一家人沉浸在喜悦中。就在这
时，高秀林发现左胸位置的疼痛加剧
了，还长了个肉疙瘩。他以为自己患
上了绝症，就想“让剩下的日子有意
义一些”。

2008年10月10日，从江西瑞金出
发，他沿着先辈们的足迹踏上了自己
的长征路。

同样的步调再次“长征”

重走长征路之前，高秀林就已经
把红军长征途中的各个历史事件都了
解得一清二楚。走上长征路后，他就
给自己定了计划：要和当年红军的步

调一致。
长征中，红军行军用了大约 200

天，打仗用了 60天，休整、开会和
做群众工作约 110天。高秀林一个人
的长征，也严格按照这样的时间表来
执行。“红军当年行军的时间，我也
步行走长征路；红军当年打仗的时
间，我就停下来根据一路的感悟写
诗歌。”

2009年10月11日，高秀林经过一
年多的长途跋涉，沿着先辈走过的
路，终于抵达了陕北吴起县。

高秀林告诉记者，为了感受当年
红军爬雪山的情景，他徒步爬上了海
拔 4900米的夹金山。在离夹金山山顶
10多米的地方，他由于海拔高缺氧，
实在走不动了，但仍在盟兄弟儿子的
搀扶下，登上了顶峰。在终年积雪的
山顶，他脱下棉袄，留在了那里。一
首《挡一些风寒》，最能记录他当时的
心情。

“重走长征路，我实际用时 197
天，其间我一共在 158 户农家借宿，
受到 165位沿途朋友的帮助，根据自
己的经历和感悟写出 136首诗歌，认
了 7个干女儿，结拜了 6个盟兄弟。”
老人笑着说。

红色故事串起“红线”

长征路走完后，老人又开始了新
的“长征”。他的诗歌都是徒步过程中
写下的，匆忙之中，一些语句不是很

通顺。更让他心有不甘的是，当时所
写的 136首诗歌，没能尽情表达出自
己的思想情感。他决定续写诗篇，把
对过去的感怀和对未来的期盼完整地
串成一条“红线”。

重走长征路后的几年里，老人把
全部心血都放在了完善诗稿上，夜
夜废寝忘食地推敲。老人将诗集定
名为《长征梦歌》，分《长征辞》《踏
上征程》《奋勇向前》《传承万年》四
部曲。除了修改诗稿，他又续写了
78首诗歌，增加了《长征回韵》《战
士情怀》《生命与使命》《党在我心
中》 四部曲。还精心设计诗集装
帧，封底封面上分别绘制着马灯、
火焰，中间用一条红丝带相连，马
灯象征着燎原星火，火焰象征着新
中国的繁荣富强、誓将长征精神永
相传……

转 眼 10 余 年 ， 高 秀 林 走 到 哪
里，就把 《长征梦歌》 带到哪里、
送到哪里。后来老人到成都生活，
在各个学校多次开展红色文化教育
活动。他是四川师范大学的传统教育
辅导员，还是成都多所中小学的课外
传统教育老师。今年是建党百年，高
秀林和当地的老红军老干部们组成
红色宣讲团，每一次宣讲，都会让
观众热泪盈眶。

“在我有生之年，会继续把余光和
残热发挥出来，让先辈的血在后人的
心里流，长征路在子孙的脚下走。”老
人坚定地说。

老兵老兵老兵重走重走重走长征长征长征路路路

热心传热心传热心传播红色文化播红色文化播红色文化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日前，沧县捷地回族乡捷地村村民张金海，拿出家
中珍藏的“救国捐”展示给记者看。“这是抗日战争时
期，我爷爷张太和给八路军捐的东西，名为‘救国捐’。
听爷爷生前说，当时他捐的东西很多，家中有不少‘救国
捐’。开始没太重视，丢了不少，现在只剩下5张了。”

记者看到，这些“救国捐”内容不同，其中一张上
写着：“今收到一百五十元救国捐。”盖着“冀南第六军
分区司令部游击大队部”的章。另一张的内容则为：

“今收到张太和捷地镇天利号自动救国捐一万元……”
下面署着教导员和经办人的名字，可惜因为年代久远，
名字已辨认不清，旁边盖着“冀鲁边军区时务大队”的
章。另外两张“救国捐”内容相似，盖的章却不同，分
别是“冀南第六军分区津南支队第二手枪队”“冀南第
六军分区津南支队第一手枪队”的章。还有一张“救国
捐”，内容与上面4张稍有不同：“请张泰和先生速筹毛
巾五打、汗巾一打，日光皂？条（字迹已模糊），草帽
十个。近日迅速运到堤口村公所为盼。”盖的是“第八
路军沧县抗日锄奸团”的章。

张金海今年 69岁，土生土长的捷地人，从小在运
河边长大。他说，爷爷名叫张太和（有的“救国捐”写
成“张泰和”），这些“救国捐”，都是爷爷捐的。爷爷
当年在运河边今捷地渡口大桥附近开有“天利号粮
栈”，渤海回民支队队长刘震寰曾在粮栈当伙计，并以
此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抗日活动。张金海介绍，爷爷
与中国共产党沧州的早期领导人刘格平、刘子芳都有亲
戚关系。他痛恨日本鬼子，先后卖了很多地筹钱买了各
种物资，资助抗日部队。有汉奸告密张太和暗通八路，
恰巧被在日军处做饭的本村厨师听见了，他马上偷偷告
诉了张太和。张太和沿运河泅水而逃，躲过了一劫。

张金海说，爷爷为人仁义，他卖地不卖井，为的是
让村中老的少的能喝上水。那时候，全家都在秘密为抗
日做事。家中的女人们为抗日战士做军鞋，十几岁的父
亲秘密运送抗日物资。父亲曾跟他说，当时他骑驴，鞍
子下藏着手枪、子弹，或者其他物资，通过日本鬼子的
炮楼和岗哨。因为年纪小，不引人注意，他一次次机智
地化险为夷。

“救国捐”的发现，是沧州儿女支援抗战的又一明
证，对研究抗日战争有重要价值。

捷捷地发现地发现
抗战时期抗战时期““救国捐救国捐””
与渤海回民支队有关与渤海回民支队有关
本报记者 杨金丽 摄影报道

张
金
海
展
示
他
收
藏
的
﹃
救
国
捐
﹄
。

高秀林宣讲后高秀林宣讲后，，少先队员为他戴上红领巾少先队员为他戴上红领巾

登载莫子镇事迹的上世纪30年代的《益世报》


